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瓶梅图 □阮振亚

正月里，温暖的阳光，柔柔地洒
在古朴的街巷中，斑驳的光影，在青
石板路上快乐地跳跃着。湖镇硬头
狮子也如同冬日里沉睡的祥瑞一般
开始醒来，并要在此时奏响一场新
年狂欢曲。

“咚呛、咚呛、咚咚咚呛”，激昂
的锣鼓声从古街传来，鼓点沉稳有
力，一下又一下，好像要把沉睡的大
地喊醒。

“ 来 了 ！ 来 了 ！ 舞 狮 子 的 来
了！快去看……”新光村的硬头狮
子进府“拜年”，星火村的硬头狮子
在巡街。正是它们活灵活现地跳跃
腾转，掀起了整个春节的热闹氛围
和欢快节奏。

舞狮，又被称作“狮子舞”“狮
灯”“舞狮子”，常常在年节与喜庆活
动中精彩亮相。在我老家龙游湖
镇，有一种“狮子”叫硬头狮子，当地
口语里叫“硬壳”，是流传于周边乡
镇的吉祥物。硬头狮子舞也成为当
地一种独特的民间舞蹈。

《龙游县志》记载，唐朝时人们
即有使用樟木雕成狮子用于狮舞的
历史。用樟木、枸树整块硬木雕刻
的狮头，坚硬、沉重、不软塌。千百

年来，老百姓每逢正月里举办“迎神赛会”，都少不了舞
着硬头狮子去走村串户。一般从农历正月初六到正月
十五元宵节，家家户户都要举行“接狮子”的活动。

锣鼓声有节奏地响起，沿街小跑的狮子，步伐稍显
急促，仿佛在山林中穿梭觅食，硕大的头颅朝前扭后地
探视，时而稍微下垂，耳朵也微微抖动，恰当地呈现出
狮子的机警神情。配乐的节奏稍慢，鼓点微敲，镲点微
落，似为跑街狮子做好掀起高潮的铺垫。

硬头狮子舞的动作不算繁多，但舞动起来可用
“武、猛、威”三个字来形容。强壮的汉子站立着舞弄狮
子，施展各种技巧，表演按单狮、双狮、群狮三种顺序依
次进行，主要有“跳街”“对咬”“鬓摩”“开四门”“踏八
卦”等套路，让狮子看起来神气活现，有着不可一世的
威风与气派。

小时候，每逢正月我都会早点守在村口，等着硬壳
狮子的到来，随着硬壳狮子走街串巷，从上街头跟到下
街头，一路上有说有笑，与小伙伴们追逐打闹，感受着
新年带来的欢乐气氛。那时的我还不知道硬壳狮子蕴
含的文化内涵，只知道它十分威武，十分好看，看着表
演十分过瘾。

成年后的我懂得，狮舞不仅是一种娱乐形式，更承
载着丰富的文化意义。如今，硬头狮子仍是龙游一些历
史悠久村庄的至宝，长辈们见证了硬头狮子“受宠”的鼎
盛时期，它们年年岁岁守护着百姓心中的安康太平。

再游安昌古镇
□应辉景

周末，难得闲暇。午饭后，冒出个疯狂念头：打点
行装，去安昌。

从平阳到绍兴北，动车两小时有余。这是一种奇妙
的时空折叠，从浙南山海间到置身于浙北的水网平原。
很快，绍兴特有的那种温润，便从车窗缝隙里钻了进来。

天气虽湿冷入骨，但雨中安昌，呈现出一种复古与
沉静。脚下的青石板路被雨水浸得黑亮，像是一条条
青墨色缎带。沿岸民居是典型的黑瓦白墙，在烟雨笼
罩下，黑的色泽愈发深沉，整个古镇仿佛变成一幅浅淡
水墨画。我喜欢这种内敛而沉稳的复古气质，它暗藏
着时间背后的生机与从容。

腊月的安昌，是被酱香浸泡透了的。
前往住处，空气中一股霸道而醇厚的咸鲜味便弥

漫开来。那是黄豆发酵后的醇香混合着肉脂在风中风
干的地道滋味，是独属于腊月的“年味”。我们沿着小
巷前往住处。廊檐下、河岸边，甚至是空气里，都填满
酱货灵魂：酱鸭色泽琥珀，像披了一层油亮的铠甲；香
肠短粗红润，一节节鼓胀着；还有鱼干、肋排、猪舌、鸡
翅，甚至连鹌鹑都成串挂着，密密匝匝，琳琅满目，像是
举办一场盛大的腊味盛宴。

我们夜宿古镇里的“安昌老客栈”。客栈临湖而
建，木窗推开，是微波涟漪的河道。夜幕降临，一排排
红灯笼依次亮起，倒映水中，与灰蒙蒙的河水相映成
趣。办入住时，客栈老板送了一张“仁昌酱油领取
票”。这接地气的温暖，倒像走亲戚时长辈塞来的土特
产，让人心里暖烘烘的。

次日清晨，冬雨初歇。被雨水洗过的古镇，像是刚
出浴的美人。我和孩子沿着河岸闲逛，此时的安昌，彻
底变成了一个美食广场。

店铺里，腊货依旧是主角。孩子的脚步驻留在一
家现烤鹌鹑摊位前。我们点了两只，刚出炉的鹌鹑冒
着热气，色泽枣红诱人。撕开一只腿，肉汁顺着指尖流
下，咬一口，外皮酥脆，肉质嫩滑。咸香中带着炭火特
有的焦香，是一种纯粹的肉欲满足。孩子一边吸溜着
气一边啧啧赞叹：“妈，这比外面的烧烤绝了！”

没走几步，一抹清冽米香，氤氲飘来。那是刚出笼
的热腾腾印糕。木蒸笼一掀，白色蒸汽倏然腾起，露出
红红绿绿的糕体。这印糕做得极为讲究，有桃花粉的，
有薄荷绿的，还有原色的米白，上面印着精美的花纹或

文字模样，酷似一件小巧玲珑的工艺品。买了两块，迫
不及待趁热小口，米粉的细腻质感在舌尖散开，软糯不
粘牙，甜而不腻，仿佛把整个江南的温柔都吃进了肚子
里。

一路走，一路吃。臭豆腐的酥脆、梅干菜扣肉的浓
郁、糖画的甜脆……古镇的街道不长，却像是一条走不
完的美食长廊，每一步都能踩中味蕾的兴奋点。

算起来，距离上一次来安昌，整整八年了。那年，
安昌有雪。孩子还是一个八岁小娃。

八年，是一个不短的刻度。那时候，孩子走路还要
牵着我的手，看见什么都新鲜地问个不停；如今他已比
我高出半个头，能和我并肩看风景，还能认真找寻大众
点评的美味。眼前一切，蓦然滋生一分“长大真好”的
淡然，却也多了“且行且惜”的感慨。

站在石桥上，看着桥下乌篷船缓缓摇过，船桨划破
水面的声音依旧是“哗啦、哗啦”，这一幕与八年前一模
一样。安昌河依旧，石板路依旧，连空气中的酱香味都
似乎从未改变。改变的，或许只有我们自己，和我们看
待世界的心境。

时过境迁。很多时候，我们不再急着去某个地方，
而是愿意花时间去发呆。可以去看一只酱鸭如何在风
中风干，亦可去看雨水如何在瓦片上汇聚成滴。古镇
就像一位沉默老友，它不言，却用它的烟火气接纳所有
风尘仆仆的面孔。

重游安昌，与其说是走走看看，不如说是一次回
访。所及之处皆是古镇冬日里的特有勋章，这种富足
仪式感，亦是整个江南的滚烫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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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山人对菜籽油的喜爱，体现在很
多方面：厨房里必不可少地备着菜籽油；
烧鱼炖泥鳅，必须是菜籽油才好吃；菜籽
油炒土豆已是一道江山特色菜；在乡下，
皮肤小烫伤，老奶奶拿菜籽油涂涂就愈
合了；小孩子肚子生蛔虫，一勺菜籽油下
去就有效。

每到春节，各地游子归乡再启航的
时候，塞满小车后备箱的必然是老家的
各 种 土 特 产 ，其 中 也 自 然 少 不 了 菜 籽
油。回到城市，一壶一壶地送给朋友，嘴
里总不忘说一句“自己家的”，脸上是毫
不掩饰的骄傲。

油菜还有一项重要的作用，那就是
美景啦。

当朋友圈盛开油菜花的时候，久居
城市的人们，再也按捺不住了。那种冲
出寒冬的热情奔放的颜色，让人蠢蠢欲
动。广渡村、灵泉村、日月村、恩深村
……整个江山的乡村处处铺满金黄。

“油菜花嘛，我老家门口就有。”依然
是毫不掩饰的骄傲，于是以油菜花的名
义，呼朋唤友约了起来，顺便看望父母。

我的老家在灵泉村，城区出发驱车
十分钟就到，偷个闲就可以“说走就走”。

油菜花盛开的季节里，春正浓，陌上
花已开，车也缓缓驶，路边桃花妩媚、远
山青翠欲滴，春色瞬间把人包裹住了。
乡村的春天终究要浓烈许多。

一条水泥路通向村口，进入四面环
山的小村庄，迎面的清风送来清新的空
气，空气中有暖暖的油菜花味，有浅浅的
雨后湿润感，有乡间淡淡的泥土香。

灵泉村是个小村庄，并不开阔的田野分村庄为上村和下
村，房屋依山而建，有许多人家门前屋后点缀着桃花朵朵。
油菜花开了，那样旺盛奔放，那样蓬勃向上，那样惹眼张扬。
宁静的油菜花将大地熏染得非常祥瑞，沁入心肺的色彩淹没
了朴素的农家村落，轻轻地厚厚地抹上了一层金黄。整个村
庄被这高贵的黄色包围着，头顶是蔚然天空和朵朵白云，环
山的绿树放着青翠给了你丰富的遐想。

这田园，这风光，虽然是回熟悉的老家，却依然有种“采
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感觉。

我喜欢先爬到房子阁楼顶眺望，油菜花一层一层地开向
对面的上村。一丘丘梯田，像一钩钩弯月，仿佛有一双神秘
的手，把一颗石头丢入灵泉这块湖面，荡起一圈圈金色的波
纹。

我走进花丛中，与油菜花来一个拥抱，扑面而来的油菜
花香，穿透身心。油菜花的花心光洁绚丽，颤颤地坠在菜头
周围，像一张张粉笑脸。无数的笑脸聚在一起，热热闹闹
的。微风过处，落英缤纷，香气四溢，春天的气息就这样浓烈
地散发出来了。

我笑了，对着油菜花笑了。我们总是活得太严肃，一天
到晚不停奔忙，忘了对一朵花微笑。脑子里突然蹦出一句话
——“君子美美与共，和而不同”。

“嗡嗡”飞奔而来的蜜蜂，一头扎进花蕊中，撅着屁股，勤
奋专注地忙碌着，这朵采完了又飞向另一朵，完全无视我这
个庞然大物的存在。它用勤劳的背影告诉我——“你看你
的，我忙我的”。

在田埂中穿行，只高出油菜花一个头，两边的油菜花相
互交错。不忍心破坏它们的缠绵，于是弯腰穿行，就像回到
小时候一样。

微风送来孩童的嬉闹声，犬吠，夹杂着悠闲自在的鸟虫
鸣叫，这一切共同演绎出一曲美妙的交响乐。

脚旁是肆意生长的绿草，虽然不能像一头牛一样扑过去
猛吃一顿，但我可以在油菜花田旁躺下打个盹。找到一块干
净的草地，真的就这样躺下了，和煦暖阳下，花香迷离中，昏
昏欲睡。渺小的我如同在幽静的山林中一样，抬头，金灿灿
的花正托着高高的蓝蓝的天空，低头是黑黑的土地，于是沉
醉……

不知过了多久，我成了小虫们的大餐，它们在我身上爬
来爬去，不时地咬两口，把小肚子撑得鼓鼓的，吃饱了就在我
身上走走停停。我被痒醒了，手臂上脖子上的红包，有点肿
痛，但我还是不忍心拍打它们，跳着抖落后，挥手告别。

有袅袅的炊烟升起，又渐渐飘远，仿佛有一种东西被它
从高远处吸纳回来，丝丝缕缕地进入到每一户人家的锅底、
锅里的饭菜，还有每一张嘴。

路上，遇到一位似曾相识的大爷，正牵着一头水牛回
家。老人微笑着打招呼：“客人今天来玩一下啊？”我报以微
笑：“我也是岩下人啊。”岩下，是灵泉村原来的名字。

走过后，我回头看了水牛一眼，水牛也正扭头看了我一
眼，一边甩着尾巴，用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说：“客归啦！”（江
山方言：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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